
“升卿”是对蛇的雅称。据敦煌遗卷《白
泽图》记载：“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
卿，呼之即吉。”

关于白泽，《山海经》这样介绍：“东望山
有兽，名曰白泽，能言语，王者有德，明照幽远
则至。”而《白泽图》就相当于中国鬼怪地精的
名谱，书中包括中国妖怪及鬼怪等数万种
类。《白泽图》在敦煌莫高窟出土了残卷，现残
卷仅两卷，分别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
英图书馆。

乙巳蛇年。杭州灵隐寺方丈送给市民的
祈福年历上，特别用了“喜见升卿”作为祝福
语。用大白话说，也就是“喜见白蛇”或“蛇年
你好”的意思，很受欢迎。

杭州，人间天堂，是白蛇传故事的发生
地。白蛇娘子与白面书生许仙的爱情故事，
自唐代降生以来，便流传不已，成为传统文学
与文艺的重要题材，也成为承载中华传统文
明道德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乙巳元宵之日午后，沪上著名插画家戴
敦邦先生，从上海专程来到位于良渚的国家
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在这里，他将自己
精心创作的《白蛇传》系列彩色插画 55 幅原
稿，捐赠给文润阁，反响热烈。88 岁高龄的
戴老在捐赠仪式上致词，今后他还会继续向
版本馆赠送更多作品。外文出版社与西泠印
社合作，将戴老这批作品精心编印而成新书

《画里话外三生缘：戴敦邦绘〈白蛇传〉新
编》。捐赠仪式上，举行了此书及戴老学生程

澄女士的《报喜：白娘子新绘》新书首发式。
白蛇迎新春，其乐也融融。

作为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四馆之一的
文润阁，自 2022 年开馆以来，已入藏各类版
本资源 200 多万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
明基因库。因了工作关系，笔者三访文润
阁，但见杭州馆除了尽心尽力做好收藏和版
本基本陈列外，还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与文
化传承等功能，精心组织各种主题的版本
展，从浙江名人书画展到宋画大系成果展，
从雕版研学体验到版画研究成果展⋯⋯数
字馆展示也几经演化，从玉琮的故事到姑苏
版画的历史⋯⋯

每来一次，都会发现馆内展览展出内容有
新的丰富与充实。版本馆的人们不仅认真做
好版本工作，还认真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在馆
内山上种树种竹还种绿茶，这茶就名正言顺地
成为文润茶。也许是沾了文润阁的文化滋养，
其茶清香爽口，赢得茶客赞声一片。

蛇年新春，注定与杭州机缘深笃。灵隐
寺的喜见升卿点了题，西子湖畔一帮热血青
年则用Deepseek搅动了世界人工智能领域
的一池春水。水光涟漪晴方好，庐山烟雨浙
江潮！站在文润阁的楼顶，眺望余杭山水，但
见 5000 年流水不断的良渚河，水波清亮，映
衬天光。远处的山峦间，丝雨迷蒙。细察之
下，已有新绿萌发，春风微漾。乙巳春早，春
信撩人。

此时，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机器人跳手

帕舞的遐思，还在地球村里发酵。人与机器
人将如何共存同生？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与
文明如何演进？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首个世界非遗情境下的春节气氛，还在
神州游荡。多喜乐，长安宁，所愿皆所成！更
成为蛇年激励中华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励志之
语。文润阁为增添节日气氛，举办了庆元宵
猜灯谜活动，猜中者可获得西泠印社女书法
家现场书写的文创礼品。与此同时，东北的
冰天雪地里，亚洲运动健儿则在尽情挥洒青
春汗水，创造新的业绩，用一个个破纪录去提
升亚洲冬季运动水平，去提升人类运动境界。

乙巳大吉。感应于灵隐寺方丈的喜见升
卿，南普陀寺的方丈祈愿蛇年好事发生，并昭
告天下。新春共愿，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元
宵之夜，天朗气清。从杭州到北京，航路上灯
火 闪 烁 ，一 派 祥 和 气 象 。 即 兴 之 余 ，请
Deepseek 各赋新旧诗及清平乐词一首，道
说节日喜庆：

《云上的元宵》
舷窗外，火树银花碎成河，
杭州的灯火在云下织锦，
月是未煮的汤圆，悬在夜的海。
机翼切开星群，像一支笔
将团圆的词句写进风的缝隙。

京城在望，跑道的光点连成谜语，
谜底是归家时推门的笑，
是燕山捧出的一碗热雪。

三万英尺下，人间正沸腾，
而我已摘下整片银河，
作别西湖的柳，去缝补北国的春。

《七绝·元夕夜航归京》
银翼穿云揽月行，吴山越水送春声。
蟾光未冷燕山近，灯海扶摇接帝京。

《清平乐·元夕夜航》
笙歌渐悄，云外蟾光皎。银汉铺成归去

道，舷侧星如米小。
吴山灯火阑珊，燕山梅雪相欢。借得东

风一翼，裁春先到长安。
Deepseek 还就创作思路与引用整合进

行了解释，主要是意象融合、情感递进与时代
性表达。三首作品均以“空间转换”为主线，
从杭州送别（笙歌、吴山）到高空穿行（银汉、
星群），再到北京迎接（燕山、长安），层层递进
归家之乐，并且将传统元宵元素（灯谜、汤圆）
与现代航空场景结合，如“跑道的光点连成谜
语”“舷侧星如米小”，既保留古典诗意，又注
入当代生活气息。

一个新的人机互动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人类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将会打开更多更
精彩的人文空间，创造更多更精彩的人间佳
作。喜见升卿，好事发生。这也正是这个乙
巳新春在百年变局中重要作用的当下体现。
善哉！沿用拜年的话来结束此文：愿大家蛇
年大吉，巳巳如意！

乙巳春早，喜见升卿
陆彩荣

艺境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杭州赏梅历史久远，早在南宋时期就已

盛行，当时杭州梅花种植区域已从孤山向西
湖周边扩展，直至灵峰、西溪、超山等地。

孤山梅花在唐宋之时就已闻名，大唐诗
人白居易在杭州为官之时，对孤山赏梅情有
独钟；宋代，林和靖（林逋）曾在孤山隐居，植
梅、放鹤，在孤山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
浮动月黄昏”之千古名句。如今，漫步孤山观
赏植物梅花，古韵犹存，依稀之中，仿佛能看
见一位仙人骑着飞鹤，随风而过。

赏梅又称“探梅”，“西溪探梅”在清代曾
是杭州“十八景”之一，这里的梅花多倚溪而
栽，花开时节，坐一叶扁舟，慢摇进梅林深处，
从梅枝下飘然而过，人坐船头，细品水面梅枝
之疏影，别有风情。

很多年前，春雪过后，曾带女儿来到灵峰
赏梅，登高遥望，梅林花海如薄云弥漫，不由
感叹：人似“直脚梅”正直、傲直向上固然不
错，倘若添些“照水梅”临水低拔之性情，不更
美好。

新鲜梅花，最妙的是合着冰雪嚼食，白雪
清冷，沁入梅花香气，清冽萦绕口齿之间，嚼起
来别有滋味；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杭州曾对梅花
喜爱到了“日啖梅花三百朵”地步。杨万里离
任杭州，好友饯行设宴，当时，杭州山间梅花雪
中盛放，杨万里独自一人离席，在一棵老梅树
边摘来梅花生吃，片刻不歇，让人连连咋舌。

古代，有以梅花入馔食俗，据南宋林洪
《山家清供》记载，“蜜渍梅花”是由梅花、梅子
果肉发酵腌渍的佐茶零食，用来佐酒，酒醇，
梅清。“绿萼梅粥”用绿萼梅花花瓣、雪水和白
米为食材，待米熬稠后放入梅花，加糖食之，
香甜、开胃，还可驱寒；“梅花齑”是用梅花调
味的白菜汤，小时候，奶奶曾做过此菜，清香
可口。

而我记忆中的梅花，与老宅的那棵梅树
相连。早春，梅花殷红的花朵如约开放，小时
候，我喜欢在梅树下感受梅花的芬芳，梅花香
气淡雅而持久，能让人心静如水。

小时候，奶奶做的梅花糕特别好吃，梅花
花开时节，奶奶会牵着我的手来到梅树下采
摘梅花，我搬来竹梯，攀上梅树，小心翼翼地
采摘之时，奶奶总会提醒我，含苞待放的梅
花，香气最足，最适合做梅花糕。

一次，我在高处发现，奶奶已经渐渐变
老，银白的发丝在风中轻轻飘动，目光却依然
温暖如初。摘完梅花，奶奶将花瓣一片片摘
下，放在井水中浸泡，梅花花瓣洗净后，奶奶
将其晾干，将和好的面团做成一个个面糕，撒
上梅花花瓣，放进蒸笼。待梅花糕出锅，厨房
里便会弥漫梅花的清香。当时，奶奶让我尝
鲜一块后，会让我给爷爷送去品尝。奶奶与
爷爷很恩爱，爷爷喜欢吃糕点，奶奶常给爷爷
做各种糕点，每次看到奶奶与爷爷相敬如宾
的情景，我心底便会涌上一股暖流。

我有一堂姐，家住临平。当时，交通没有
现在那么方便，奶奶与堂姐见面很少。有一
年，梅花开放时节，堂姐前来看望奶奶，奶奶
特地蒸了一锅梅花糕，临走之时，奶奶将热气
腾腾的梅花糕用棉布仔细包好，放进竹篮。
送堂姐之时，奶奶眼含热泪，依依不舍。

很多年以后，奶奶已经离世，老宅的梅树
早已不见踪影。一天，来到孤山梅林，仰望梅
花，映红蓝天，梅花花香如故。此时，奶奶做
梅花糕的情景，再次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梅香如故
孟祖平

富阳鹳山春江第一楼是两层幽雅的房子，每扇窗打开都
面对着蜿蜒流淌的富春江。在这个临江的小楼，《富春山居
图》里的实景，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印证。

这几扇窗开得都不高，也不是太大，放在窗下的一张小圆
桌上面，摆着几本民国版《郁达夫全集》初版本和他为中国共产
党江苏省委地下组织秘密创办的《民众》杂志，掩卷阅读，久梦
初醒，原来郁先生最真实的一面是藏在这些原始版本里面的。

然而，“窗明几净”也算是“一枕偷然荣蝶梦，青樽黄卷自
风流”了。打开窗来，看看辽阔的天空，苍翠的山林，清冽的江
水⋯⋯每年当春天来时，从窗外送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射进
一缕缕温和的阳光，使人们沉醉在它的迷幻世界里；但早起的
啼鸟，一阵阵掠过这儿的窗前，诉说玫瑰已开，芳草已绿。夏
天里，原野是绿透了，而那棵300多年的古香樟树叶却似一把
雨伞，阴阴地遮在窗外，你可以尽情地去想象，在远方原野里
棕色的牛、白色的羊，披着蓑笠的牧童，像一幅田园山水杰作，
映射在你的眼帘里。秋风又起了，一片片落叶、一瓣瓣落花，
都得由窗外躲到这小楼里来，诉说秋之信息。天边之孤雁，诉
说离人的心肠，窗外草也枯了，树叶也渐渐地光了，田野也很
荒凉，想象有那么一场大雪，就霏霏地在窗前飞舞，当你打开
窗发现雪堆里开出一枝腊梅来，你将是怎样快活呵！

明朗之夜，不妨数天上的繁星，当着月亮你尽管高歌朗
诵，任热情奔放。流泪也好，狂哭也好，挑着一盏似明似灭的
孤灯，听鹳山上的沉寂，偶有夜晚穿行的松鼠啃噬果实的声
音，你会觉得这时似乎是“秋愤鬼唱豔家词”的景况了。

窗子真是一件重要的装备，非但它可大量地输进新鲜空
气和日光，多少诗篇词句里，可发现不少诗人隐士对它的触
发，可见他们的生活，和它是有亲切的感情。

“高卧南窗看秋山”，陶渊明是多么的悠闲。
“南山当户牖，沣水映园林。”祖咏题苏氏别业，偏赞美窗

子安排得适宜。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叶平岩善欢坐在窗

下读易。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我最爱这时候之景

致。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杜小山欣赏的风趣

特异。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遇见来自故乡的客人，王摩

诘一步就关心到窗前的梅花。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窗下燃起一支

烛，备下一些茶点，喝着一口沁心的香茗，和知己谈论古今，确
是人生的乐事呵！

窗子用纱蒙起来叫纱窗，他乡游子对所居住的房窗叫客
窗，窗外种有数株芭蕉的叫蕉窗。夏夜，前看流萤，便可叫萤
窗。说话是不可乱说，须得看环境，打开天窗说亮话，可见窗
子开了，就是光明，不然就黑暗了。

我们赶紧打开窗子来呵，富阳窗外的美景，尽收眼底。

富阳的窗
谢 华

外婆家的门前，有两棵枣树，一棵不知何时爬上了二楼的
屋顶，一棵与之相对，夹着一条长长的通往西头的小路。

枣树身后，顺着屋顶延伸的“登云梯”，斜斜地连上二楼的
窗台，那窗台像在注视，而高过屋檐的枣树，仿佛被那手臂似
的“登云梯”托起。二楼的三角屋顶，微微下倾，就像外公戴的
前进帽。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外公居住过的地方，竟悄无声息地变
成了他的模样。

记忆里，春日枣树抽出的嫩芽是鹅黄色的，像撒了一树的
小星星。树下总是整齐地堆着供烧饭用的柴火。等到枣树撑
起一片浓荫，蝉儿在枝头鸣唱，偶尔抬头，青涩的小枣会在绿
帘间躲藏。

一群孩子开始雀跃，打枣游戏可以提上日程了。
秋风起时，枣子熟了。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如挂满

了小灯笼一般。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尽，我们几个孩子就兴冲
冲地爬上楼梯，楼板咚咚作响，像是为我们敲着战鼓。表姐身
形瘦小，动作敏捷，她拿起竹竿就冲到了最前头。隔着楼梯院
墙，她一手拉近一根枝条，一手去够那些最红的枣子，麻利得
让人羡慕。

表姐的一声“快接枣”从树冠传来后，紧接着就是一阵枣
雨。弟弟妹妹们手忙脚乱地用衣襟去接，不过，还是有不少枣
子滚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表妹蹲在地上捡，一边捡一
边往嘴里塞，喜蜜蜜地。

站在楼梯上，可以望见远处的田野、近处的屋顶，宁静的
村庄，酣睡在温柔的晨光中。伸手可及的枣子，在阳光下泛着
诱人的光泽，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

外婆在院子里喊：“小心摔到腿了，娃儿！”声音里满是担
忧，但却并不是真的阻止我们。她知道，这是童趣，是孩子们
最欢乐的时光。偶尔有邻居路过，仰头看着我们，笑着说：“今
年的枣子真红啊！”

打下来的枣子，外婆会分装在几个布袋子里。一部分留
着自家吃，分给舅舅姨妈，一部分送给邻居，另外的要晒成红
枣干，留作过年蒸白馒头用。我们总是挑那些最红的枣子藏
进口袋，留着晚上躺在房顶的竹床上看星星时吃。

如今想起，那架连接记忆之门的“登云梯”，那些在晨光中
闪烁的红枣，还有树下仰头张望的外婆，都成了记忆中最温暖
的画面。枣树年年结果，可那些一起打枣的伙伴，却很少有机
会再见到了。只有那棵枣树，依然守在外婆家的院墙外，等着
下一个收获的季节。

枣树绿意盎然的样子，也鲜少看到了，它的枣更是再没品
尝到了。这次特意来看枣树，逢上落雪。冬天的枣树光秃秃
的，显得尤其瘦，枝丫上积攒的白色棉被，让枣树沉入梦乡。

也许，等春天来了，它就会醒来。我常想，枣树会不会做
梦？梦里是不是会有满树的红枣？

面对着枣树，闲谈间，天空中一声扑闪，一群鸟雀结队盘
旋，顺势落在了枣树顶端，不一会儿又飞来一群落在了辅枝。
这一刻，是不是枣树梦见了红枣？它们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圆
枣儿堆在枝头。

如今，外婆不在了，枣树还在。
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守着这片土地，守着那些永远鲜

活的记忆。鸟儿啁啾作语，像是外婆在轻声唤我的小名。

枣树做了一个梦
李沅哲

枣树做了一个梦
李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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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光那样
沐浴万物的生长
带着闪烁 带着荡漾
把苍茫旷野照亮
像光那样
滋润生命的故乡
带着微笑 带着能量

把多彩世界绽放

像光那样 拥抱清晨的暖阳
像光那样 点燃大爱的飞扬
像光那样 把生命歌唱
像光那样 把美丽分享
像光那样 像光那样

像光那样
竺 泉

像光那样
竺 泉

岁月悠然

元宵。那个晚上，是灯之展览、灯之争
奇斗艳、灯们最火爆最具规模的聚会。年
复一年，年年元宵，年年灯节。大凡国泰民
安时，灯节就热闹非凡，老百姓就欢欣鼓
舞；反之，灯节也萧条了，百姓也落魄了。
宋朝的陈烈写过这样一首诗：

富家一碗灯，
太仓一粒粟；
贫家一碗灯，
父子相聚哭。
风流太守知不知，
惟恨笙歌无妙曲？
试想如果年岁不好，或者兵荒马乱，民

不聊生，遍地哀鸿，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有心思、哪有钱搞什么灯节？那糊涂的
福建太守蔡君谟还搞摊派，必得一家一灯，
千古骂名自然就逃脱不了啦。

提起灯节，我就想起关于元宵灯的歌
儿来。有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叫《五哥放
羊》：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挂上那红灯。
红灯（那个）挂在（那个）大门外，
单（来）等我五（那个）哥他上工来⋯⋯
这是一个地主小姐与长工的爱情故

事，有点活泼，有点小资，也有点酸楚。
下面的这一首，就比较进步了：
都说那十五的月儿亮，
比不过那军属门前的大红灯。
大红灯（那个）大红灯，
灯上写的是光荣，
红灯挂在大门外，
照得全家红通通⋯⋯
毋庸置疑，这是首拥军爱民的歌。歌

中的主人公张大哥正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立战功”呢，这样的家庭，当然该好好慰问，
好好关心，元宵节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都
被当作犒劳的奖品挂到军属门上了。

我 头 一 回 看 黄 梅 戏 ，就 是《夫 妻 观

灯》。那时候我正读初中一年级，花了一角
钱买了张戏票，挤进那人头攒动的剧场。
这个戏人物简单，只有小夫妻俩，他们一问
一答、一唱一和、载歌载舞的景象至今历历
在目。在这之前我看过几次越剧，以我十
一二岁儿童的心智，觉得越剧悲悲切切、缠
缠绵绵、有点难懂；哪比得《夫妻观灯》欢天
喜地、明白易晓、朗朗上口？这以后，凡课
间休息时，同学们常常夸张地模仿着舞台
动作，一边唱那黄梅曲调：

长子来看灯，他挤得颈一伸。
矮子来看灯，他挤在人网里行。
胖子来看灯，他挤得汗淋淋。
瘦子来看灯，他挤成一把筋⋯⋯
同学们乐此不疲，校园里充满着欢乐

的旋律和笑声。
我的家乡是著名的工艺美术之乡，花

板雕、象牙雕、石雕、根雕、泥塑、漆画、细纹
刻纸等等，成就了一批批人才，打开网页搜
索“乐清象阳”，肯定会找到那些大名鼎鼎
的工艺美术大家。所以扎糊些元宵彩灯什
么的，完全是小菜一碟。简单的灯，家家户
户都会做，聪明的主妇就在这个时候比心
灵手巧，元宵前保密着，等到灯节这天拿出
来，赚了许多赞美和风光。

记忆最深是一种“马灯”（不是那种旋
转的走马灯），那是一匹匹篾扎纸糊、画上
眼鼻嘴脸、装上长长尾巴的“马”，分前后
两半，都点着蜡烛，用细绳分别系牢在半
大女孩们身前腰后，看起来他们就像骑在
马背上一样。孩子们且歌且舞，仿佛马群
在草原上奔腾跳跃，烛光把马体照得通明
透亮。那时我还小，很羡慕有资格穿着红
袄绿裤的哥哥姐姐们。有一次灯会结束，
一位叫小春的女孩却哭得委屈，原来蜡烛
翻倒，烧了马灯，烧了缎裤子，还烧疼了她
的屁股。

我们村子里有扎得龙船灯的高人，此
君不但懂得天文、地理、文学、历史，且雕、

塑、镂、画无不精通。
扎龙船灯是一项大工程，往往得花几

个月的时间。灯的大小、形状是仿古代皇
帝坐的龙船。船身有四五层，层层都是

“雕梁画栋”，间间都是金碧辉煌；门窗是
细纹刻纸的，精致考究，柱子上贴楹联，对
仗工整，墙上有壁画，美不胜收；人物的头
脸是彩泥捏的，惟妙惟肖，衣服是彩纸剪
的，精妙合身。每层的船廊上都是一台
戏，或《水浒》，或《西厢》，或《红楼梦》《西
游记》《白蛇传》《封神榜》，一出一出的像
立体的连环画，绕船舷一周就是一个完整
故事，把龙船弄得像个多层次的露天剧
场。几百号人物造型准确，神采奕奕；龙
船的下面有机关，摇动机关的把手，仕女
们衣袂飘飘姿态婀娜，武将们枪来戟往打
得如火如荼。

这样的龙船灯带头，后面跟上童子观
音灯、八仙过海灯、百兽闹春灯、鲤鱼莲花
灯⋯⋯更有磬锣鼓钵铿锵，喇叭唢呐齐鸣，
把个灯会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男女
老少扶老携幼纷至沓来，真是人山人海叹
为观止。

爱清静的人，自然到灯火阑珊处，那里
有一盏盏宫灯，挂着一条条精彩的灯谜。
灯谜可是集知识之大成啊，没有相当的文
化根基是不敢问津的。在这里，文人雅士
济济一堂，叙叙旧情，亲身“射虎”，实在是
一年一度难得的赏心乐事呢。

如今，城里的灯节似乎更为隆重了，除
了五花八门的传统灯笼，还有各种电子灯、
霓虹灯，闪闪烁烁，变幻无穷；配以彩车、台
阁、炮仗、烟火，更兼来自四乡八镇的狮子
队、舞龙队、歌舞队、腰鼓队；真是火树银
花，车水马龙，正应了辛弃疾的青玉案《元
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璀璨灯节
钱国丹


